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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青岛春晚，栾树久违地出现在舞台上，
唱起了《拥抱远方》《我的青岛》，瞬间刷“爆”了这座
城市的“朋友圈”。栾树上次出现在这一块场地还是
2014 年。那一年，他带着“天骄音乐会”来到青岛，
跟一群好朋友放歌，也成为“70后”和“80后”青岛乐
迷的节日：目睹一个音乐传奇的回归，同时目送他开
启又一段冒险之旅。

对于青岛人来说，栾树像是某个闯荡远方的传
说。他有某种奉命流浪的执着，是歌手，是骑士，
是创作人，也是侠客，擅长在高光时刻突然转身，
投入下一段更有生命激情的经历里。他身上有种
青岛人特有的松弛感，简言之为“玩”——实际上是
以“玩”的方式直接进入生命，感受其中的美与转瞬
即逝。

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黑豹乐队”时期，到充满
理想主义的西坞马术俱乐部时期，再到兼顾旅行、马
术、音乐创作的成熟时期，栾树活出了青岛人理想型
模式：音乐是专业，但不拘泥、不恋栈；骑马是爱好，
却又充满专业精神。可以闯荡世界各个角落，用音
乐无界交流；也可以雪夜回归故里，在酒馆里唱起一
首首老歌。

从摇滚先锋变成马场骑手，“人琴合一”与“人马
合一”都是挑战未知的历练。在“知天命”的阶段，栾
树与万事万物和解，又在生命中任意顺驰逆行，永远
处在游走和归来的中途。

想写的一直在等待

记者：您这次在青岛春晚演唱了两首歌，一首是
大家特别熟悉的《我的青岛》，那是为了纪录片《青岛
时刻》而创作的作品；另一首是很少人听过的《拥抱
远方》。能介绍一下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吗？

栾树：2014 年，我去北美录了一档综艺节目。
录制时间挺长，我们走了著名的1号公路，它有一段
沿海而行，很漂亮；走了马里布海滩，那里有斯汀等
音乐人的工作室。我们还去了旧金山“蒙特利音乐
节”旧址，也就是吉米·亨德里克斯砸琴的地方，摇滚
乐的圣地。其中一天的拍摄画面是：海边，一把吉他
在我的手里。当我看到一望无垠的海面，想起了好
久没有回的青岛，突然有了一点儿灵感火花，就有了
这首歌。它的歌词比较直接，也有乡村音乐的感觉
在里面。因为它的内容跟海有关系，回到青岛唱它
比较切题。

记者：一首歌从触发灵感到形成作品，您的创作
习惯、创作历程是怎样的？

栾树：我不是一个高产的人。我这几年很平
和，甚至可以说很懒惰，没怎么创作。一晃好几
年，除极少数的演出之外，没有做太多的作品。我
本来也不是高产歌手，这也是人的问题——我本来
就是主动性不是那么强的。实际上怎么形容我自己
呢？我的心放在哪个地方，自己是最知道的。想写
的东西，一直就那个地方留着呢，好多的片段和灵感
先留在那里。有的东西是不想写的，想写的东西一
直都在等待。

记者：2016年的黑胶唱片《栾树·之礼》之后，您
的创作身份越来越多元，比如说，制作人、歌手、作曲
家等。您现阶段最喜欢哪个身份？

栾树：我现在最喜欢的还是做音乐制作人。制
作人跟歌手、作曲家都不一样，要求懂编曲、能制定
唱片方向、会给电影写音乐，需要更宽一些的内心思
考，尤其是声音，怎么做结构、怎么做框架……声音
整体出来后，能够满足你的耳朵，同时要考虑内心的
东西。录音乐最难的地方不是和大乐队合作，而是
录到最后只剩下一架钢琴、一把吉他、一个人声，这
样反而录起来更难一些，因为更纯粹。

我大部分的音乐是用真的乐器来演绎，《栾树·
之礼》总结了我那个阶段的音乐思考。工作量不小，
把我累坏了，躺了大半年才恢复。这张唱片所有的
事情都是我亲力亲为，一门心思跑了很多地方去录
音，去欧洲的黑胶工厂实地考察，看到先进的黑胶唱
片制作过程。在数字唱片出现之前，黑胶唱片的母
带都是来自于模拟录制和混音（Analog），它对于声
音的还原度和真实度跟现在流行的数字制作是不一
样的。欧洲工厂的档期非常满，后来他们听了我的
音乐，对中国的音乐感兴趣，才挤出档期制作了这套
黑胶专辑。

我在欧洲期间还遇到了手碟。现在，满大街都
是仿制的手碟，然而，最正宗（原版）的手碟（Hang）
在当时的国内就我这一个。手碟本身是两位音乐家
发明的，一位是瑞士人，另一位是美国人。他们有一
套对这个乐器的理解方式，认为乐器要跟身体在一
起，变成音乐人身体的一部分。我运气好，当时去欧
洲旅游听到手碟发出天堂般的音色时“拔不动腿”，
与遇到的手碟演奏家待了一宿。他们告诉我，制作
手碟的两位音乐家住在瑞士的伯尔尼，于是我当即
决定专程订制一个。他们还要了我的简历，认为我
值得拥有这个乐器，手工做了两年才制作完成。后
来这个手碟摔了一下，音准受到影响，托朋友背回欧
洲去重新调音，慢慢才恢复过来。我跟齐秦和周晓
鸥合作演出时都曾演奏过手碟。

三十多年爱马之旅

记者：音乐之外，您也是爱马之人，从参与建设
和管理西坞马术俱乐部、养马、参加比赛等都亲力亲
为。您还和于谦老师一起创立了“中国年青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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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地方留着呢，好多的片段和灵感先留在那里。有的东西是不想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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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人跟歌手、作曲家都不一样，要求懂编曲、能制定唱片方
向、会给电影写音乐，需要更宽一些的内心思考，尤其是声音，怎么做
结构、怎么做框架……声音整体出来后，能够满足你的耳朵，同时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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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乐最难的地方不是和大乐队合作，而是录到最后只剩下一
架钢琴、一把吉他、一个人声，这样反而录起来更难一些，因为更纯粹。

■大家冷静下来去体验音乐，不要简单地说“你看人家音乐做得
多好”，要看到不同风格、不同门类、不同剧种的艺术家背后，隐藏着对
传统的执着和尊重。所谓的艺术之“道”，绝对不是乱来的。

■我希望将来能有辆录音车，一边走一边采风和学习，同时拍下
来通过网络上传，音乐部分在路上做得差不多，回到工作室跟团队合
作，专辑就可以出来形状了。这个项目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我
希望最后出来的是包括了音频、视频和纪录片的形式，呈现出高质量
的内容。

■做音乐的人总希望上路寻找音乐，同时还获得启迪。趁年轻还
有体力，我想去做这件事。

■没有互联网的时候，信息的获取非常难，路也很漫长；有了互联
网，方便了很多人的同时也出现了问题——有的时候是进步，但门槛
降低也出现很多让我不解的内容和现象。当然，“存在即合理”，市场
的胸怀是最宽广的。

■我现在正在一个坎儿上。如果拿音乐修行来说的话，我其实挺
难的。要想越过这个坎儿，思想上、心理上都要有足够的建树。进入
下一个阶段只能靠自己打破心境，迈出去坚实的一步。

核心观点

人物小传

在游走和归来的中途
——对话著名音乐制作人、歌手栾树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赛”，在业内非常有影响力。
栾树：我在西坞马术创办初期就与一帮志同道

合的爱马人士一起参与了俱乐部的建设和运营。三
十多年与马为伍、驰骋赛场、管理俱乐部，我至今都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尤其是运营马术俱
乐部，在带给我快乐的同时，也给了我很大的压力。
西坞在国内具有重要地位，然而，随着时代发展也面
临着巨大挑战。

“中国年青马大赛”是我和谦哥一块儿发起的。
现在爱马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青少年群体，这部
分人群同比上升超过百分之百。我们的“中国年
青马大赛”是亚洲国家和地区首次创办的年青马
赛事。马最需要教育的时候是 4～7 岁，欧洲非常
看重对年青马的教育和调教，会举办十分讲究的比
赛。我们培养马的时候也培养骑手，在正确的调教、
训练环境下以科学的、规律的、系统的方法训练马匹
和骑手。

记者：于谦老师也是爱马之人，常常在相声里听
到他关于养马的调侃。

栾树：谦哥养了很多不同品种的马，尤其是小
矮马，其中一个品种叫法拉贝拉马，他养得多，小
朋友喜欢，他自己也很喜欢。在国内，他算是养
得很讲究的，对马种的保护和繁育极其认真和到
位，非常注重保护小矮马的血统。但西坞大部分
的马属于竞技类、运动型的温血马，是另一个品
系。大家在奥运会赛场看到的马术比赛当中大多
数都是温血马。

谦哥不但是一位相声大家，还是我们北京音乐
家协会摇滚分会的副会长，他永远是一个带给大家
欢乐的人。他会的东西太多了，是中国第一个能演
戏、又能说相声，还能唱摇滚兼养马的人。他的收
藏也很厉害，而这往往需要知识的积累以练就很

“独”的眼力。按谦哥自己的说法：“玩儿得高兴就
够了。”

去未来的采风

记者：您自己平时听什么音乐？
栾树：我现在听古典乐多一些，还是喜欢听一些

不同时代音乐人的作品，能给我更多的共鸣。指挥
家李飚是我的同学、好朋友。我之前和交响乐团的
三次合作都是李飚担任指挥，其中就有我和咏梅改
编演唱的《一江水两只鹅》。李飚在俄罗斯、德国留
学多年，才华横溢，从打击乐转型，指挥及教学都达
到了顶级水平。

去年，我在日本看了很多音乐现场。与我合作
多年的好朋友Funky（“亚洲鼓王”Funky末·吉觉，当
年受黑豹影响爱上中国摇滚乐，后来深度参与了众
多中国摇滚音乐的录制和演出）建议我去看一支乐
队表演，他们是Funky的前辈，五个人加起来300多
岁了，歌手隐退 13年后重聚，“玩”起来之后就开始
排练，一步步办了场演唱会。结果，他们的演出不仅
质量高，几个人的状态就像是 40多岁的人，演出诚
实又接地气，原来的歌迷基本上都在，长达三个半小
时的演出，互动性特别强。大家要冷静下来去体验
音乐，不要简单地说“你看人家音乐做得多好”，要看
到不同风格、不同门类、不同剧种的艺术家背后，隐
藏着对传统的执着和尊重。所谓的艺术之“道”，绝
对不是乱来的。

记者：您对年轻音乐人有什么建议？
栾树：我的建议很直接，是多创作、多排练、多录

音、多演出。现在的年轻同行们做出来的东西都比
较立体，不只是唱、录、写，很多音乐人在影像上也有
精彩的体现。

记者：我2020年采访您时，您计划去各地采风，
寻找不同的原生态音乐。

栾树：我一直想做几张中国原创的世界音乐专
辑，因为我已经走了很多地方。虽然有些音乐比较
边缘，但听到了以后给人很大的震撼。新的乐器、新
的声音来自不起眼的地方，从壮美的雪山脚下到广
阔的草原。我希望将来能有辆录音车，一边走一边
采风和学习，同时拍下来通过网络上传，音乐部分在
路上做得差不多，回到工作室跟团队合作，专辑就可
以出来形状了。这个项目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心
愿。我希望最后出来的是包括了音频、视频和纪录
片的形式，呈现出高质量的内容。做音乐的人总希
望上路寻找音乐，同时还获得启迪。趁年轻还有体
力，我想去做这件事。

记者：现在，很多音乐人开启了社交账号、短视
频账号，通过新的途径与乐迷交流，再用流量引流。
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尝试？

栾树：我没开抖音号，经纪人总是批评我“该
看的你要看看”，看了以后确实感觉挺好玩的。
我这一代的很多音乐人也开通了抖音号，经纪人
也让我看 ，很有启发。时代发展 这 么 快 ，互 联
网让一些事情彻头彻尾地改变了。没有互联网
的时候，信息的获取非常难，路也很漫长；有了互
联网，方便了很多人的同时也出现了问题——有
的时候是进步，但门槛降低也出现很多让我不解的
内容和现象。当然，“存在即合理”，市场的胸怀是
最宽广的。

我现在正在一个坎儿上。如果拿音乐修行来
说的话，我其实挺难的。要想越过这个坎儿，思想
上、心理上都要有足够的建树。进入下一个阶段只
能靠自己打破心境，迈出去坚实的一步。确实，我
身边有好多个例子可以做参照：有人做得很好，有
人还在顽强地前行。我看到了，但我还在寻找的
途中。

■栾树在2024年青岛春晚演出。王 雷 摄

栾树，青岛籍著
名音乐制作人、歌
手，马术运动员；原
黑豹乐队键盘手、
主唱。

1994 年 ，栾 树
离开黑豹乐队投入
马术运动之中，与志
同道合的爱马人士
合作创立了西坞马
术 俱 乐 部 ，并 在
1997年八运会代表
北京队获得马术障
碍 团 体 赛 冠 军 ，
2016年发起西坞国
际场地障碍大奖赛，
2019 年 联 合 发 起

“中国年青马大赛”。
作 为 制 作 人 ，

栾树先后为电视剧
《雪豹》，电影《非诚
勿 扰 2》《私 人 订
制》等 创 作 音 乐 。
青岛市建置 120 周
年的纪录片《青岛
时刻》全部原创音
乐 由 栾 树 创 作 。
2016年推出个人作
品集《栾树·之礼》。


